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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的历史

我们的传统节日一般与自然节
令联系在一起，比如端午节，或是由
上古时期的“夏至节”延续与演变而
来的，古人出于对酷热夏季的恐惧，
主动抗拒恶劣时令，相约在夏至那
天一起驱害禳灾，纪念屈原的文化
含义是后世赋予其中的。重阳节也
是源于上古时代的先人在秋后举行
的丰收祭天、祭祖活动。清明节同
样是自然时令衍生出来的节日，它
虽然与提示农事节气中的清明紧密
相连，具有时令与节日的双重意义，
但“清明”两个字在人们生活中的影
响大大超越了自然节令的分量，甚
至很多人不知道清明是“二十四节
气”之一。

清明节究竟起源于哪个时代，
如今已无从考证了。“清明”这个称
谓，最早与“二十四节气”一起出现
在《淮南子·天文训》中，其中解释
曰：“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
明。”古人根据斗转星移来观测天
时，每到清明时节，北斗星的柄部正
好指向“乙”位。古代大众知道这种
风和日丽的日子应该进行户外活
动，因此，在《淮南子》问世以前的若
干个世纪，我们的祖先便有了他们
的春游，也有了春天的墓祭活动。
也就是说，在清明节和寒食节尚未
形成的上古时代，老祖宗同样也举
行春游、春祭。民俗学家认为，民间
兴起去坟地哀悼的方式，最早是仿
效王公贵族“祭墓”而来的，因为坟
墓被认为是先辈的魂魄所寄。

孟子散文《齐人有一妻一妾》里
的那个齐人到城东墓地乞食供品，

“不足，又顾而之他”，说明城外不止
一处墓地，很多人都出来祭墓，所以
齐人得以反复出入坟间，向人乞讨
祭食。此文证明，至少在东周已经
有了扫墓的祭礼，但那时只是在具
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群中扩散，并
没有形成全社会的风习。

到了汉代，儒家学说助长了人
们的亲族意识和追宗理念，祭扫之
风遂日益盛行。《汉书·严延年传》记
载，严母从东海郡下邳老家赶到河
南郡严延年的任所来看他，适逢他
准备处决囚徒，大开杀戮。其母认
为儿子做酷吏不会有好下场，临别
时气愤地丢下一句：“去女东归，扫
除墓地耳。”意思是她先回去，让人
准备为儿子扫墓，这说明汉代更流
行扫墓。严延年所生活的西汉后
期，距孟子时代已经两百年。

民俗在先，“规范”在后。到唐代
开元年间，春祭扫墓的古老习俗远不
止跨越千年，玄宗诏定将寒食祭祖列
入“五礼”。《旧唐书·玄宗纪》对此有
明确记载：鉴于“寒食上墓，礼经无
文，近代相沿，浸以成俗”，所以“士庶
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
式”。随后又规定寒食节衙门休假。
玄宗的诏令将寒食节“上墓”制度化
了，这一节俗更是普及天下。柳宗元
《寄许京兆孟容书》描述寒食节祭扫
盛况：“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
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柳宗元还
说，他已四年没有归籍祭扫，时常担
心放牧者毁坏了他家的祖坟及其树
木，“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
地”。柳宗元写此信时，唐玄宗的诏
令颁布不过六七十年，寒食祭祖的观
念已浸透到了人们的骨子里。

然而，清明节到唐朝也成为重要
节日了，人们既过清明节，也过寒食
节。白居易在《寒食野望吟》描绘过
当时的情景：“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
寒食谁家哭。”可见，古人习惯将两节
并称，因为二者时间相连。直到宋
朝，人们将两节合二为一，以清明节
取代寒食节，并吸收寒食节的文化内
涵，废除其陋习，每年不再像以往那
样接连几十天吃冷食。但是，直到明
清之际，寒食节才彻底退出历史舞
台，消失在清明的雨幕之中。

北宋王禹偁《清明日独酌》中说
“一年冷节是清明”，尽管隐喻了作
者谪居的郁闷情绪，但说明清明节
到此已经承继了寒食祭祖的风习，
故无热烈气氛。南宋时期的清明，
祭扫更是蔚然成风。“南北山头多墓
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
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这是高翥
在他《清明日对酒》一诗中的描绘：
从南到北的山山岭岭都有墓地，到
处都有人忙于上坟祭扫，到处都飘
飞着焚烧过的纸灰，到处都有人为
死去的亲人伤心落泪。

从寒食到清明

寒食节比清明节起源更早，但

如前所述，它不是民间游春和春祭
习俗的开端。民俗专家认为，寒食
节禁火冷食可能源于上古时期的

“改火”，即每年定期将使用了一年
的火种熄灭，重燃新火以图吉利。
在我隐约的记忆中，20世纪50年
代还偶有乡邻在灶膛用草木灰储存
火种，那时火柴还有些稀罕。远古
祖先“改火”之隆重，不难想象。因
此，今天人们普遍将介子推“割股奉
君”的典故作为寒食节的起源，是不
准确的。

传说介子推随晋国公子重耳一
起流亡，在重耳饿极之时，介子推割
下自己的股肉烹野菜给其啖之。后
来重耳做了君主，就是晋文公，他准
备重用介子推，介子推却隐居绵山
不出。晋文公下令放火烧山，想把
介子推逼出来，结果却把介子推和
他母亲一起烧死了。晋文公感念忠
臣，不但在绵山为介子推修祠立庙，
还要在他死难之日忌火，以表其哀。

谁听了这个故事，都觉得不太靠
谱。既然能够采集到野菜，为什么一
定要剜自己的肉？古人写故事，往往
极端化，故事一旦被推向极端就荒唐
了。然而，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需要，
介子推的事迹不断得到渲染和推崇，
赋予了寒食节的思想含义，生火温食
的禁忌也越来越严厉。

太原一带是晋国故地，对其风
俗想必执行得更严一些。到东汉时
期，太原一郡每年纪念介子推还得
全面禁火，“咸言神灵不乐举火”，有
些老小不堪忍受而生病甚至丧命。
周举就任并州刺史，认为冷食残害
百姓，也非圣贤之意。他主张恢复
熟食，还写了篇祭吊介子推的文章
挂到其庙里，明确向陋习挑战。《后
汉书·周举传》是将此事作为刺史的
功德记录的，宋代洪迈在《容斋随
笔》里也对此持肯定态度，但周举如
此旗帜鲜明地抵制，也没能动摇寒
食节，忌火的规矩又往后延续了至
少十来个世纪，可见节俗的力量之
坚韧。

古代的阳春三月，民俗节日比
较频繁，除了寒食、清明，还有一个
上巳节，源于上古的一种祭礼，时间

在每年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晋以后
固定为三月初三。人们汇集到水边
洗濯去垢，意在驱邪避恶，也叫祓
禊，还兼有嬉游、采兰、饮酒等活
动。唐宋时期进行节俗整合，清明
节不但承载了寒食节的墓地祭礼习
俗，而且融合了上巳节的文化内涵，
上巳节从此消亡。

寒食节只是一个“二传手”，但
它使“上墓”习俗从贵族到民间，从
上古到今日，成为千家万户的肃穆
仪式。

清明无客不思家

我们的传统节日，多半是古人
根据自然节令变化形成的共同休
息、相聚、庆典、祈祷的群体性活
动。比如春节，是万户参与的辞旧
迎新庆典，俗称“过年”。但是，从本
来意义上说，历史上的春节也就是
全民约定的“大众欢乐”，农耕时代
的人们辛劳了一年，无论收成如何，
岁末都要热闹一番，以祈来年。如
果将礼敬先祖的清明节与以“普天
同庆”为主题的春节比较来看，清明
节的文化内涵更深邃一些。俗语也
说，清明大似年。

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天然情
感。正常的亲情、健康的亲情，蕴含
着人间大义，同样能够让天地动
容。清明墓祭，敬拜的不是什么神
灵，而是各自真实的祖宗和前辈，是
由亲情衍生的一种祭礼。哲学家冯
友兰说：行这种祭礼“并不是因为鬼
神真正存在，只是祭祖先的人出于
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
诗的，不是宗教的”。

每个逝者都应该受到后人的追
怀，每个生者都应该饮水思源，牢记
前辈对自己的抚养和培育。然而，
这种缅怀本来属于心理活动，也是
一种容易被淡化、被省略的思想过
程，所以更需要一种仪式，更需要一
种身临手到的现场行动，这就是“墓
祭”，这就是清明祭扫。

先人有在天之灵，这不过是生
者的想象，不过是活人的表述，死者

对生者没有任何约束力，躺在地下
的先辈无法得知子孙是否到墓前看
过他们。因此，为先辈扫墓，自己去
还是不去，理智得出的结论是一样
的。但是，理智同时告诉人们，自家
的祖茔应该有人祭扫。

说到这里，我们就更加理解古
诗文中所表达的清明思乡之情了。
南宋诗人陆游在某年清明前夕奉诏
来到临安，歌舞升平的都城浮华使
他更添了几分忧思，唯有想到自己
能够在清明之日骑马赶回距离不远
的故里山阴，心中的落寞才消解一
些。“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
到家”，他在那首著名的《临安春雨
初霁》中表达了当时的情思。明人
高启身在南京任职，节逢清明却不
能回籍，举目四望但见无尽的青山，
对家乡的思念使他写下《清明呈馆
中诸公》：“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
客不思家。”不难想象，即使是在交
通极为不便的时代，古人面临这个
祭祖的节日，依然是盼望回家。

现代交通如此发达，很多人还
嫌路途费时，年年乘飞机和高铁回
籍扫墓。每年清明节前后的那些
天，多少都市人凌晨起身赶往郊外
公墓，通向各个墓园的马路上被堵
塞的车辆往往延绵数里，这还是很
多大城市反复强调“错峰出扫”的结
果。各地规模已不算小的县城，大
大小小的旅馆均已客满，乡间公路
上奔忙的都是千里迢迢从外面赶回
老家的扫墓者。

瞭望中华大地，从白山黑水到
云贵高原，从黄土高坡到东南沿海，
千山万岭一起点燃蜡烛香火，以古
老的方式向祖宗致敬，向先人致
哀。多少个世纪，多少代人，多少个
清明节，炎黄子孙敬奉先祖、怀念故

人，早已成为全民族的集体行动。
新世纪初年，国家将清明节确

定为法定假日，全民放假，各地高速
公路停止收费。这不仅是为了鼓励
一种习俗，而且是将清明祭祖上升
为国家支持的全民族行为。

各地除了政府和社会团体组织
的公祭活动，最为普遍的是无以计
数的百姓家祭。祭祖拜宗是民风，
是乡俗，是文化，更是孝心、道义和
责任。

清明扫墓祭祖，寄托悠悠哀思，
叩谢前辈之恩，强调感恩行孝，注重
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教化，让
活着的子孙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
更好地孝敬尚在的长者。

前人形骸虽尽，精神却长存不
灭。年复一年的清明，一代代华夏
子孙借助肃穆的祭祖仪式，赓续民
族精神血脉。我们历史文化中提倡
的“慎终追远”，通过几千年不间断
地传承践行，早已成为全民族共同
遵守的传统道德和民族伦理。

即使是现在的高科技时代，清
明祭祀也引发很多人对人生和生命
的思考。有个年轻人在其日志中写
道：“人这一生只有站在祖茔面前，
才明白自己从何而来，将向何处！”
也有人说：一个人在他从墓地回来
的路上，就应该成为哲人和诗人。
还有人说得更朴实：年岁越大，越懂
清明，因为“少时难识清明意，如今
满襟故人情”。

更多的人面对前辈的墓碑，面
对刚刚培上了几锹新土的坟丘，都
会想到因为有了墓茔中的先人，才
有了自己，从父母或祖父母追溯到
以前的若干代，想到某个可知的“分
枝散叶”的祖宗，进而想到自己的家
族和民族。而我们的民族，正是千
万个这样的家族组成的，也是由千
万个家族一代代繁衍生息而来的。

华夏大地如此郑重地祭祀先
祖，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延续了几
千年的民族其香火愈燃愈旺，也向
世界展示着炎黄子孙薪火相传、生
生不息。

叶落归根与寻根问祖

每年清明节，我都会想起当年
三峡库区移民的一幅照片：整幅图
片只有一个身背竹篓的山乡汉子，
扎着巴蜀山民的头巾，脸色疲惫，背
篓里装着他亲人的遗骨。背篓在他
身后，遗骨在画面上并没有露出多
少，但附有文字说明：他要把亲人的
骸骨转移到很远的地方重新安葬，
这是他搬迁中的一件大事。

三峡水库建成之前的巴蜀大
山，涧深人稀，道路险峻，那天没有
谁到现场见证这位男子的行为。然
而，他依然神情肃然地跪在亲人墓
前三拜之后，才开始刨坟撬墓，接着
将亲人枯骨直接收捡到竹篓之中，
自始至终几乎没有仪式，骸骨也未
经任何包装。不难想象，整个过程
都极为麻利，极为快捷。

当年库区大规模移民，各级政
府都做过周密安排，家家户户都享
有各种补贴，但有些环节仍然只能
各自处理、从简处理。没有人指责
这位乡民对逝者“草率”和不敬，他
也讲不出几句孝文化的道理，可他
以这种最简陋、最朴实的迁葬形式，
默默地履行了自己义不容辞的责
任，也向那幅被意外拍到的照片的
读者，诠释了纯朴乡民对已故亲人
的敬缅。这样，今后每年的清明节，
他就可以到新的坟头沿袭自己上香
敬祖的仪式了。

因为年年必须举行的坟前家
祭，因为后世对于前人墓地守护的
需要，历代不知上演过多少幕“魂归
故里”的故事。如古代士人做官在
千里之外，很多人未等告老还乡就
客死异地，但无论多么遥远，后人都
要将逝者运回故里，即使一时没有
条件，若干年后其子孙还要将其棺
材或遗骨运回，或人抬马驮，或借水
就船，不惜辗转几千里，也要实现

“叶落归根”。古代的“高速公路”也
不过相当于今天的马车土路，想想
古人运送逝去亲人的跋山涉水，想
想他们为此而经历的种种艰辛，让
人感叹的是生命的悲壮。

目前我国可以确认的有关丧葬
文化的最早考古发现，是广东省英德

市青塘遗址的人工安葬，距今一万多
年。在河南新郑的裴李岗、舞阳贾湖
和甘肃秦安的大地湾等遗址，都发现
有专设的土葬墓地，还出土了骨笛、
骨规形器等随葬物。这些距今8000
年以上的墓葬遗址，专家分析可能包
括“族葬”。再往后，西安半坡遗址和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等地，都出土过
用于安葬亡童的瓮缸，这些文化遗址
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证明我
们的史前先祖很早就有了明确的生
死观念，有了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
我们的民族很早就步入了重视丧葬
的文明历程。

后来，墓祭民俗的兴起，不但改
变了早期民间“墓而不坟”的丧葬模
式，而且形成了贯穿几千年的祭祖
节日，催生了整个民族珍视亲情和
敬重祖先的文化传统。

无论是旧俗土葬，还是火化后
安葬，都是让亡人以另一种形式继
续存在于他们生活过的世间。这是
死者的愿望，也是生者的需要，因为
生者还要面对地下的亲人亡灵表达
情感，寄托哀思。

尽管从长久的历史角度看，亡者
“以另一种方式”的存在时间终将有
限，但现代社会总会以更科学、更文
明的方式安置亡者，过去乡村普遍存
在的家族式墓地，将随着城市化进程
逐渐被公墓所取代。平民化墓园能
够得到长时间保存和维护，也是社会
文明、时代进步的一种体现。

没有哪个民族像华夏民族这样
敬重先祖——隆重、虔诚、执着。并
且，我们这种敬祖情感不属于迷信，
具有道义上的真实，以无坚不摧的
力量穿透了几千年。

因此，无论丧葬文化发生怎样
的变化，都不会动摇我们的民族清
明节礼敬先祖，强化亲情人伦的仪
式。从乡间家族祖茔，到城市现代
公墓；从墓前燃烛焚香，到献上鲜花
默哀，我们的祭祖礼仪正在随着丧
葬方式的变革发生变化，也在不断
地改革陋俗，人们也能够以越来越
开放的心态适应种种变化。

理性祭祀，文明祭祀，是必然的
时代潮流。

与“叶落归根”相关联的一种人
类心理是“寻根问祖”。平时，很多
人也会有意无意地追询起自己的前
辈，这种追询就是寻根。这种追问
是要弄清孕育自己的那道看不见的
繁衍血脉，追索的目标不会限定在
某个时代、某一辈人、某个人物，似
乎是愈久远愈好，直到说不清为止。

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英国一
位看上去已无华人遗传基因的女
子，获知自己百余年前的祖辈是个
到英国打拼创业的中国人，就凭着
极为有限的几点信息，坚持依靠网
络搜索数年，终于在福建某地寻到
了她祖辈的那个家族。当这位“洋
孙女”满怀喜悦地走进她完全陌生
的中国这个沿海村落时，“娘家人”
欢天喜地，倾村出动欢迎她。看到
电视里锣鼓震天和爆竹炸沸的场
景，我内心也为她寻亲成功产生了
几分莫名的激动。

前些年，有个非洲女孩儿来到
南京纪念郑和下西洋的展览馆参
观，无意间看到一只当年远航壮士
使用过的粗糙瓷碗，她当即在那组
展柜前泪流满面，长哭不止。因为
这位一头黑发的美丽非洲姑娘发现
碗上的花纹和她家里祖传的一只瓷

碗一模一样。她在这里认定了自己
几百年前的先祖，就是郑和船队的
中国人，就是当时被重洋所阻隔、终
生困在异国的某个黄皮肤黑头发的
东方男子。她有理由痛哭，对自己
祖宗的确认使她如此百感交集。

我去展览馆参观时，非洲姑娘
痛哭的大幅照片早已竖立在原地，
成为展览的新内容。面对那幅不寻
常的照片，我似乎更明白了寻根问
祖的文化情结和心灵缘由。

况是清明好天气，不
妨游衍莫忘归

清明，顾名思义就是风光清新
明丽的时日，万物吐新，大地生机勃
勃，到处呈现出春和景明的气象，所
以又称三月节、踏青节，人们在这个
节令可以亲近自然，放飞心情。

今人郊游踏青，古人游春插
柳。“寒食东风御柳斜”是唐朝诗人
韩翃的名句；“清明时节出郊原，寂
寂山城柳映门”是宋人杨徽之的作
品，写的是家家户户将柳枝插于门
楣的景象。古时的人们甚至在轿
顶绑上杨柳，四垂遮蔽，追求装饰
效果。

古人在清明时节放风筝、荡秋
千，以及登高、拔河、蹴鞠、斗鸡等丰
富多彩的户外活动，早先也非节日
本身的“标配”内容，而是阳春气息
诱发人们进行的娱乐行为。宋人吴
惟信描绘“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
春半出城”；程颢说“况是清明好天
气，不妨游衍莫忘归”。清人所著
《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清明扫墓，
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提酌挈盒，轮
毂相望。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
于坟前施放较胜。”原来，古人祭扫
之后就在墓地放起风筝，还比试看
谁的风筝飘得更高、更远。古人享
受春光的这种场景，今天想来仍很
生动，仍能感受到他们的惬意。

可以说，清明是孕育诗歌和散
文的时节，是我们所有节日中气候
最好的时节，这种独特的时令优势，
使传统节日与文学联系得更为紧
密，使文学中的节令洋溢着春天的
气息，也为清明节增添了另一道灿
亮的文化色彩。唐宋时期的著名诗
人、词人几乎都写过清明，很多诗篇
都没有回避对春色的直接描写，甚
至是深情抒怀。这些作品证明，古
人在敬祖之际也曾经被春光深深感
染，哀伤并不是清明的唯一色调。
这笔清明文学遗产，是艺术创作规
律和宜人时节共同催生的。

几多年的清明节前夕，我从武
汉驱车北归，所经数百里正是以四
季分明著称的江淮大地，沿途山青
水碧，莺飞草长，明媚的春光令人
陶醉。在我离开故乡近半个世纪
的岁月里，双亲一直健在，可我那
些年仍然很乐意利用清明节的休
息日回老家，这种时日还可以在老
屋听见小河边传来布谷鸟的鸣叫，
这也是我一直想为清明写篇散文的
一个动因。

“百善孝为先”，我们的民族选择
在最美好的季节举行祭祖活动，在漫
长的历史中演变成清明节的主题，体
现的正是炎黄子孙敬重祖宗先民，重
视民族精神传承的文化心理。

（作者：任蒙，系散文家，著有
《诗廊漫步》等）

（据《光明日报》）

苏轼《寒食帖》，作于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

湖北麻城杜牧广场《问酒》雕塑，取意自杜牧《清明》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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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是中华民族扫
墓敬祖、表达自己敦亲睦族
的情感追求的全民节日。瞭
望中华大地，从白山黑水到
云贵高原，从黄土高坡到东
南沿海，千山万岭一起点燃
蜡烛香火，以古老的方式向
祖宗致敬，向先人致哀。多
少个世纪，多少代人，多少个
清明节，炎黄子孙敬奉先祖、
怀念故人，早已成为全民族
的集体行动。清明祭祖拜宗
是民风，是乡俗，是文化，更
是孝心、道义和责任。


